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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塘火车站
过往的青春

崔旭艳

从石峰区建设北路进入湘天桥路，过湘天桥左转，

沿路直行约两百米，就到了清水塘火车站。

清水塘火车站的站房是一个老式建筑，坡屋顶，屋

顶下面淡黄色墙上用红字端端正正地写着“清水塘”三

个字，字下面是四扇红漆玻璃木门，大门左右还对称设

计了雕花镂空的装饰，建筑主体两旁的窗户也与大门

风格保持了一致，红色的窗框，看上去给人一种和谐温

暖的感觉。

记忆中清水塘站的站前广场不大，就在车站和铁

路之间，当时株洲的大中型企业如冶炼厂、化工厂、氮

肥厂、玻璃厂、钢厂、塑料厂、水泥厂、五七农药厂、轴瓦

厂等企业都在清水塘车站所在的石峰区，数万职工坐

火车出行几乎都就近选择清水塘火车站。每临火车即

将靠站，站前广场上便熙熙攘攘，除了提着行李候车的

乘客，卖各种吃食的应有尽有，热闹得很。

小时候我都在清水塘站坐火车。它也是我第一次

认识火车和车站的地方。我当时乘坐的火车是韶 1 次，

从长沙到韶山。这趟车当时在清水塘停站的时间有点

早，记得坐火车的那天总是天还没亮就起床，睡眼惺忪

地跟着父亲出门，赶第一趟公交车。行驶路上，公交车

顶还开着照明的橘黄小灯，下了公交车即紧赶慢赶地

小跑——父亲急着挤到候车室去买票。

那时候的火车不时晚点。车票买好后，我就守着行

李站在站前广场上，朝火车来的方向不停张望。直到看

见远方铁轨旁的灯变了颜色，蒸汽机车车头吐着白雾，

发出哧哧哧哧的声响，站里的工作人员穿着铁路制服

跑出来，挥舞着三角形的小旗，使劲地吹哨子，指挥不

断向火车奔跑的旅客退到安全线以外等候，我就知道

很快可以上火车了！但偶尔也有例外，有几次明明看到

火车来了，却不是我们要上的那个趟次，兴奋了几分

钟，只得不声不响地远离刚到的火车，站回原地。

有一回看到站台的工作人员猛吹哨子，哨声很急，

边吹边朝着建设北路铁路桥的方向大声疾呼。我看过

去，原来是有人着急赶火车，竟找到一条小路从铁路桥

的旁边走楼梯，爬到了铁路路基上，想“抄”近路沿着铁

路进站台。这时如果火车启动，非常容易被撞到，吓得

工作人员出了一身冷汗，也非常生气。

还有一回站在广场上等车，晨雾初起，隐约听见有

人建议，“等下我们逃票。”这句话听得我心中惊讶，便

回头寻找，望着晨雾里朦朦胧胧的身影，一时无法辨别

声源的准确定位。上车后我开始仔细观察，车厢里的乘

客很多，有站在过道里的，有蹲在两节车厢衔接处的，

还有倚靠在车门旁边的，都很努力认真的模样，没有一

个人像是逃票的。

后来才听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坐火车逃票。他们

就住在清水塘站附近，对车站的环境和人都熟悉，当时

铁路职工坐车免票，久而久之，他们知道后也参照着

“学习”，至今还留下许多故事。

随着公路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城市之间的交通

出行选择逐渐增多，因为坐火车的换乘次数和“最后一

公里”的不便，我后来更多地选择坐汽车出行，但年少

时的清水塘火车站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次专门

询问铁路上的朋友，却被告知这个车站已经停用很久，

当时只觉得遗憾，也为曾经繁忙充实的清水塘车站感

到失落。

若干年前，听说有人在谋划开通“两山”铁路，从韶

山到井冈山，要将停运多年的那段铁路重新修复，我想

着清水塘车站就在这条线路上，或许会再度启用，最后

却也不了了之……

一直想再去看一看清水塘火车站，各种琐事牵绊，

直到最近才得以成行。

从湘天桥下车，往车站方向行走，原来的站前小路

已经拓宽成约 3.5 米宽的柏油路，车站还在原来的位

置，仍是记忆中的模样：暖黄色的外墙，有飞着的小鸟

图案的楼梯扶栏，候车室门外栽的树，刷着红油漆的玻

璃大门……我像是突然遇见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心里

莫名的欣喜。

我又移步绕到候车室的后面，见原来不能进入的

职工宿舍、办公场所都整整齐齐地立在那里，那些低矮

的平房、红色的砖墙都留下了岁月经久的痕迹，除了显

得有些陈旧简陋外，布局仍与过去一样，完全没有改

变！不，好像也变了。看起来经过这么多年，车站从过去

的憔悴和疲惫中似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候车

室从上至下都重新进行了保持原貌的“穿衣戴帽”。想

想，清水塘站已是古稀之年，阳光之下，它却更加端庄

温婉大气，仿佛一位慈祥的老人盘着发髻，正面带微笑

地看着我，与此同时，一辆挂着中国铁路标志的货车正

在它的面前徐徐而行！

回到站前，我发现临路两边的围墙上有清水塘火

车站成长的记录——清水塘站最初建于 1958 年。1958

年该区域新建清水塘乘降所，1970 年更名为清水塘火

车站，主要用于服务株洲冶炼厂、化工厂等企业职工通

勤，高峰期每天上下乘客近千人。2005年因铁路大提速

停止客运业务，转交地方管理，现存建筑保留铁路黄墙

红瓦风貌，2012年被列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来，清水塘站在年老之时已华丽转身，以一种更

加成熟稳重的全新身份，陪伴守护着它身边的铁路。想

来现在的它，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悄悄地告知我那

些过去的繁华和忙碌，以及它在株洲铁路百年历史发

展过程中走过的路。

抵达茶陵已是黄昏时分，远远眺

去，素有“古南岳”之称的云阳山也难

辨真容了。

此来茶陵，是为了凭吊明崇祯时

期曾任茶陵知州的王公弘化，我的一

位并不是太出名的乡党。

王弘化，字用弼，别号怀麓，明代

隆庆至崇祯年间人，故居在今山东淄

博博山城里西关街。王弘化大半生耕

耘于教坛，潜心育人，孜孜不倦。后中

举，被朝廷破格提干，宦海十年，官至

茶陵知州，《颜神镇志》称其“洁标朗

识，卓品鸿才，本植德于槐阶，遂翔名

于桂苑。”

茶陵是王弘化生活、工作三年多

的地方，作为同样是从教数年并通过

“科举”闯入仕途的后学，我向来钦佩

王公这位乡贤前辈的品德胆略和报国

精神，故今年 3 月南下长沙访友后，执

意去茶陵古城踏寻王公的遗迹，亲临

“茶陵州衙”“南浦渡口”“宋代城墙”等

保存完好的遗址去凭吊……

（一）
浏览的第一站是享有“湖湘第一

衙”美誉的茶陵州衙遗迹——如今被

称作“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并在

随后攻占茶陵县城，在此成立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

县工农兵政府。

茶陵州衙位于茶陵县城关镇三角

坪，占地面积 18000 余平方米。从头门

踏入，依次排列着仪门、牌坊、大堂、二

堂、三堂、廨舍、内宅、后花园等，两厢

房舍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一

对应。整体建筑面积 4975 平方米，皆

灰瓦青砖，方檩圆柱，飞檐画栋，显得

宽阔气派。尤其是那高耸的马头墙，典

型的徽派建筑风格，充分展现了中国

建筑艺术和东方审美艺术之美。

游览的人不多，偌大的州衙显得

空空荡荡，顿生出几分神秘之感。

我徘徊在青砖铺就的甬道，默默

注视着阳光普照下略显冰冷的廊署，

心里在想：这就是王公当年坐镇的茶

陵州衙？他就是在这里大刀阔斧推行

改革、解决弊政的吗？

回答是肯定的。

《茶陵州志》载，王弘化是崇祯四

年（1631）到任的，此时距崇祯帝朱由

检吊死在北京煤山只有短短十余年的

时间，整个大明王朝都处在大厦将倾、

风雨飘摇之中，即使耿耿忠心主政一

方的州官如何励精图治，怕也是很难

置身局外，造福一方了。

其实不然，查阅历史资料，王弘化

在这“三楚尽境，介在闽、粤、江、浙间，

而扼其冲”的茶陵，面对“加派频仍，供

亿纷沓，逋负侵冒之弊不可枚举”的危

局，恪尽职守，身体力行，为朝廷和茶

陵百姓很是办了不少实事。譬如对运

往京城的官粮，他亲力亲为，“躬自诣

仓，较斛斗，验米色，核出纳，剔厘亲”，

不敢有稍许马虎，“至起解京边方才放

心。”他十分重视乡村民众的思想教育

与引领约束工作，大力整顿村级组织，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消除猖獗的盗患，

“明乡约以善俗，饬保甲以弭盗。”对于

那些假讼诬告者，他晓以利害促其认

错纠改，市场公平买卖，均按现价交

易，避免了各类灾患的发生，“谕刁讼

者回心，予平买者现价，弭火灾于仓

卒。”保境安民，历来是知县知州的头

等大事，“茶地山险，邻壤多盗，一日结

连亡命，纵横吉安、衡阳等郡”，面对如

此险恶局面的严峻形势，他“以忠义开

导，激发黔首，民多首肯”。王弘化在茶

陵的所作所为，深得百姓拥护，“阖州

戴若神明”，就连邻县之百姓也“望为

福曜”。

按理说，王弘化治理茶陵有方，深

得百姓爱戴，又值明末朝廷用人之际，

理应得到提拔重用才是。可实际情形

却是，在茶陵任上不过三年多一点的

时间，王弘化便“促驾东归”，回到山东

青州颜神镇的老家，并终老于此。这期

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颜神镇志》中的

记载很是简略，“不谓长安咨访，匿揭

中伤，雌黄既淆，竟议改调”，意思是有

人匿名举报，恶语中伤王弘化，而朝廷

未作认真调查，竟然信以为真，便将其

调离茶陵了。更多的细节，早已湮没在

历史的长河中，无从得知。

（二）
按《颜神镇志》的记载，王弘化主

政茶陵期间，“兴文教于久湮”。作为

茶陵最大最著名的文化书院，洣江书

院是全县培养教育人才的地方，那里

一定留下过知州王公的足迹烙印，我

揣度。

狮子山下，古樟苍柏掩映中，一组

宫殿式古建筑群，檐牙金碧，古朴端

庄，诗韵流淌，儒风熏飘，这便是洣江

书院了。五百年来，书院屡遭兵燹，多

次荒废，曾三易其址，最终依弘治旧制

建于原址，几经扩建而成如今之规模。

推开洣江书院厚重的木门，讲堂

上的太师椅仍在。恍惚中，我仿佛看到

王弘化一改朝服官帽，一袭青衣布履，

鬓须微飘地端坐于上方。春风微拂，墙

壁四周似乎传来王弘化朗朗的授课

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讲到兴致

浓处，王公常掀鬓长歌，入忘我之境。

王弘化离开茶陵三年后的崇祯十

年（1637 年），徐霞客从江西进入湖南

茶陵，在当地州官和百姓的帮助下，用

6 天的时间，游览了灵岩八景、云阳

山、秦人洞和麻叶洞等地。如果此时王

弘化未仙逝于家乡，依然知州茶陵的

话，一定会与徐霞客这位伟大的地理

学家结下难以忘怀的美好情缘。

时间关系，我没有沿着当年徐霞

客的路线游览，而是沿着洣江河畔，走

进了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的茶陵南

宋古城——湖南境内唯一保存较完整

的宋代石头城墙。城墙屡遭战火摧毁，

原来城墙上的角楼、更楼等古建均已

荡然无存，所幸保存了从迎薰门到南

门口一段约 600 米的城墙，似乎在默

默地等着我们的到来。

等待我们到来的还有立于城墙下

的铁犀，铁犀是宋时旧物。传说茶陵县

令刘子迈奉命筑城以抵御郴州、桂阳

一带苗民起义，因洣水河中妖物作祟，

乃“括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

水势”。河妖作祟当然是无稽之谈，但

这尊近千年的铁犀却至今不锈不朽，

静静地安卧在亭中，成为我国城建及

铸造史上的一个奇迹。

亭子中有一位 70 岁左右的老人，

姓付，交谈中得知，付老自退休后就在

这里担任义务讲解员，为游客解说古

城和铁犀的往事。

“崇祯在位 17 年，天下大乱，茶陵

知州换了 6 任，走马灯似的。”付老对

茶陵历史颇有研究，知我来历后，清了

清嗓子说：“北方人来当知州的只有山

东来的这位王大人。”他指了指面前的

古城墙和身旁的铁犀，用肯定的语气

说：“王大人肯定无数次登上这面城

墙，指挥军民守城。这尊铁犀也一定会

留有王大人的手印。”

我亦点头信之。《明故奉训大夫湖

广长沙府茶陵州知州怀麓王公墓志

铭》中有载，王弘化“谕以守城获福，避

匿贾祸……斗大孤城，赖以安堵，则公

所保全者大矣。”茶陵周边匪盗猖獗，

且苗民动辄起义举事，茶陵州几乎全

是汉人，一旦烽烟燃起，作为知州的王

弘化必然身先士卒，登上城头，率众抵

御入侵。公余闲暇之际，王弘化亦会饶

有兴趣地与部下步入亭中，抚摸着这

头铁犀，期望它能压服蛟龙，永绝水患

而保城墙和州城久安。

我端视着这尊与真牛一般大小的

铁犀，它神态安详，四肢伏地，引颈昂

头，面望云山，状似刚刚经历过一场殊

死搏斗后伏地稍憩。我毫不犹豫地将

手置于铁犀身上，恍若和 400 年前的

那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重叠……

（三）
在茶陵，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当年王弘化是如何离开茶陵的？《明故

奉训大夫湖广长沙府茶陵州知州怀麓

王公墓志铭》有“抵宿迁，舍舟登陆，或

时乘疾驰……”的记载，我估摸着应该

是先从茶陵乘舟走水路至杭州，然后

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直抵宿迁。至

此，王弘化登岸，或徒步、或乘骑，归心

似箭……那么，王弘化是从茶陵何处

登船的呢？

我请教于导游，她用不容置疑的

语气说：“南浦渡口，就是这儿。”她指

的是铁犀旁边星棂门城门边的一处

渡口。

“南浦铁犀因南浦渡口而得名。先

有了南浦渡口，然后才有 800 年前的

南浦铁犀。出茶陵北上走水路，大都选

择离城最近的南浦渡口。”她分析得很

有道理。

依傍洣江书院顺流而下的文江，

与洣水汇合后，向下流经茶陵古城的

角楼，方始与城墙傍行。它再向前汹涌

奔流不到两百米，便到了星棂门城门

边的南浦渡口。看似平静的古渡江面

下，隐藏了一个水深数米的深渊，当地

人称之为“铁牛潭”。

时值仲春，洣江水流湍急，浩浩荡

荡。立于岸边，江风掀动着我的衣角，

水雾吹打在我的脸颊上，顿觉一股寒

意袭上心头。不知怎么，我的思绪一下

子被拉回到 390 年前那个春夏之交的

傍晚，茶陵知州、已届古稀的王弘化，

官袍高挂，在两名从颜神老家带在身

边多年的可靠随从的陪同下，他着便

装，携带一把油质雨伞，悄悄地离开了

州衙。沿着黄昏的古城街道，很快就到

了铁犀下的南浦渡口。

知州大人要走的消息还是被同

事、部下和茶陵的父老乡亲知道了，

人们一路小跑，赶到渡口来挽留、来

送行……那该是怎样的一幅动人的

场景啊！没有话语，实在不知道该怎

么表达，如何诉说。只有恋恋不舍的

眼神，只有不停地招手，只有默默无

言的泪水。

“回——去——吧——”江面上传

来王弘化苍凉的声音，声音划过长空，

群山回荡，惊起了暗处的一群白鹭，扑

棱着翅膀，惊叫着，掠起层层涟漪，四

散奔逃……

这一声，如同打开了情感的闸门，

岸上的男女老幼放声大哭，宣泄着对

这位爱民如子、公正廉明、不畏虎狼的

父母官的敬重与难舍。

“老爷——老爷——”

呼唤声此起彼伏，直至看不见船

上的桅杆。

艄公低声提醒王弘化：“老爷，前

面有险滩急流，请站稳扶好。”

为政三年多，王弘化早已熟悉和

领教了茶陵，这里不仅有茶花香、杜鹃

红，更有暗流涌动和鲸波鼍浪。他微微

一笑，目视着黄昏下前路未卜的远方，

两眼放出灼灼的光华。

井冈星火照征程
戎马关山气浩然
——探访炎陵张经武故居

姬佳琪

毛主席曾经说过：“张经武同志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

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六月，沿着罗霄山脉蜿蜒的山路来到炎陵县沔渡镇夏

馆村，青砖灰瓦的张经武故居静静伫立在沔水河畔。这座始

建于清代的湘南民居，门前石碑上“张经武故居”五个烫金

大字在雨雾中依然醒目，仿佛在无声诉说着一位开国将军

的传奇人生。

推开厚重的木门，时光仿佛倒流回 1906 年。在这座三

进两厢的典型湘南民居里，张家迎来了他们的长子。故居讲

解员小徐指着天井旁一间简朴的厢房介绍：“这就是将军出

生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

展馆内，刚刚到达陕北的青年张经武将军的照片格外

引人注目。照片中青涩的张经武眼神坚毅，谁能想到这个湘

南农家子弟日后会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1930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成长。展厅

墙上复制的他早期撰写的战地通讯，字里行间跳动着炽热

的革命激情。

“将军生前常说，是井冈山的星火照亮了他的人生道

路。”小徐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们。照片里年轻的张经武

身着粗布军装，出任少将参谋长，目光如炬。

二楼展厅墙上，一张毛主席致信的照片被展出。1951

年，张经武正式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穿越险峻的横断山

脉进入西藏。“当时将军的随从人员回忆，经武将军的包里

始终装着《十七条协议》和毛主席亲笔信。”小徐讲述时，几

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俯身细看，神情肃穆。

故居墙上，一张穿着补丁军装的经武将军照片尤为令

人动容。这是张经武在西藏工作期间的主要着装，肘部、膝

部的补丁密密麻麻。“西藏高寒缺氧，将军却坚持与工作人

员同吃同住。”小徐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里，张经武正

与藏族群众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团结、争取西藏上层爱

国进步人士，阳光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

“这几年总有西藏的干部群众专程来参观。”村书记吴

红兰告诉我们。去年夏天，一位藏族老阿妈带着孙子在将军

像前献上哈达，她说：“没有张代表，就没有今天的新西藏。”

在留言簿上，我看到了炎陵县年轻公务员小蔡的笔迹：“将

军‘甘当螺丝钉’的精神，是我们基层工作者最好的教科书。”而

来自长沙某中学的研学团队则用稚嫩的字体写道：“要像张爷

爷那样，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雨停了，夕阳为故居镀上金边，院中那棵张经武将军最

喜爱的桂花树已亭亭如盖，清香浮动。临别时，当地镇武装

部工作人员说：“今年是将军诞辰 119 周年，我们正在筹备

‘将军骨灰归故里’仪式，希望将军回到家乡，把他的精神传

递下去，为家乡人民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暮色中，故居门前的灯光愈发闪亮，如同永不熄灭的井

冈星火，照亮着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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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清水塘火车站，如今已升格为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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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陵，凭吊乡贤王弘化
孙悦欣


